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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里家乡的元宵是绝对不辜负这
个“宵”字的，因为在这一天的夜晚会上演
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龙艺游行。它承
载着我童年春节里的快乐回忆，也是元宵
节里全镇人民期待的一场民俗文化盛筵。
它是如此隆重、如此精彩，以至于幼年的我
对元宵的记忆、对于民俗的理解全都浓缩
在那花灯与月光相辉映、那锣鼓声与鞭炮
声相交错的那一场龙艺里了。

每一年的正月十五，月初上柳梢头，当
远远的第一声鞭炮传来的时候，我就会在客
厅里默默地计算龙艺队伍行进到了哪里。
等到喧闹的人声和锣鼓声不断地向我们袭
来的时候，爸爸就会开始在客厅里不断地踱
步打转。直到那队伍已到了街口，声浪一阵
高过一阵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突然被一起触
发了机关，心照不宣地看看对方——“走，看
龙艺去！”，然后就“噔噔噔”地下楼去寻那队
伍的排头到了哪里。

看龙艺的人总是很多的，一来大家都想
在春节接近尾声的时候再热闹热闹，二来看
看龙艺也可以为自己的新年讨个好彩头。
在人头攒动的街头，年幼的我自然是被里三
层外三层的人墙给挡住了。爸爸就四下里
看看，找到一个石墩让我站上去，再弯腰背
起我，我才能成功越过重重的人头，看到从
远处向我们走来的浩浩荡荡、热热闹闹的龙
艺队伍。

龙艺的队伍总是有固定的行进路线，也
有固定的表演方阵，除了一些新增的花样，
基本上不会有大的改动。但是年幼时的我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天生对热闹场面的向
往，总是年复一年热衷于参加这个盛会。

龙艺的队伍打头的永远是几个舞龙的
小伙子，他们举着绢布做成的龙，随着打头
举龙珠者的脚步移动，在其身后灵活地变
换队伍，以模拟出龙神气活现的样子。这
也是沿街商户们最喜爱的环节，他们会热
情地把举龙珠的小伙子请进店铺里，让整
条龙都钻进去“游”一圈，以求来年如龙似
虎、生意红红火火。接着便是抬着神龛的
队伍浩浩荡荡地过来了，各家土地庙里的
神明难得一年有上街的机会，也都被打扮
得风风光光，格外惹眼。这支队伍一过，就
到了我最爱的重头戏——龙艺。龙艺一般
由“龙头”“龙段”“龙尾”三部分组成。龙头
和龙尾的扎制、装饰以及舞蹈动作略同于
传统“舞龙”。龙段由数十块“艺板”连接而
成，每节艺板由两位壮汉肩抬，叫做“扛
艺”。艺板上用木头和纸绢扎成楼、阁、舟、
车等等模样，并点缀花卉草虫鱼和彩灯。
每块艺板上都站着一位打扮成戏曲人物的
儿童。这些龙艺的小演员是从各村挑选出
来的，龙艺游行的过程中，整整四五个小
时，不能上厕所，不能喝水，还要有家长在
边上全程陪护。虽说辛苦，但能过把当小
演员的瘾，却是多少孩童梦寐以求的。

长达十几节的龙艺队伍从街口走过，接
下来便是彩车队伍。这也是整个表演中最
有创新精神的一环。除了打头几辆传统的
彩车，其后的彩车有本地商户宣传自家商店
的，也有政府公安宣传新年新规的，还有当
地社团来炫技的，几乎每年都不一样。彩车
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过了，大家再把鞭炮放一
阵，就散了。

我趴在爸爸的后背上看完了整场表演，
也不曾注意他已是腰酸背痛，浑身冒汗，还
常常让他带着我追着队伍到下一个路口再
看一遍。直到看够了，才恋恋不舍地牵着爸
爸厚实的大手，披着明亮的月光回家去了。

如今的我已经离开家到外地去读大
学。在这新春时节，突然又想起了这龙艺表
演，想起那月光的明亮、那后背的温暖、那关
于等待龙艺的激动又热烈的心情。那是我
童年里对于年最深刻的认识，关于幸福最具
体的体验。我相信，那也是在这流转的时光
里，许多平和人共同记忆里关于年抹不掉的
浓烈色彩。

时间是一条长龙，在这个小镇昼夜不断
地舞动。无论季节如何轮换，人群如何移
居，那正月十五的龙艺依旧，游子就永远记
得那喧闹的人群，满街的炮声和一条绚丽壮
观的长龙。那长龙穿过了大街小巷，穿过了
千山万水，一直到达每个平和人的乡梦里。

长
长
的
龙
艺

满
满
的
回
忆

▱
石
庄
甜

随感录

春节凝聚了清明、重阳的神圣和中秋的
团圆喜庆，又因辞旧迎新而有趋吉避邪的特
殊韵味。告别过去、开启未来，犹如孕育新
生的开始，它的红火与喜庆更多地表现在色
彩方面——红色。古老的传说中，红色被赋
予了驱邪避凶的神秘力量，它有不同的意象
呈现，有我们默默许下的心愿。

常见的红色，进入春节便不凡起来。
母亲是位传统的人，把过年看得很重。

传统是一根埋在心田深处的、扯不断的弦，
这根弦一到“年兜”就被翻出来了，拂去尘
埃，轻轻一碰就铮然作响，余韵悠长。在这
根弦的伴奏下，母亲开始忙碌开了。先是筅
尘。漳州人把迎接“新正”（春节）到来的大
扫除“筅尘”，在农历十二月中旬便开始了，
如果碰上这年是闰月，十一月就能进行。母
亲会选择在阳光明媚的休息日筅尘。一大
早母亲就把我们从被窝赶出来，草草吃个早
饭，接着全家总动员，把衣物被褥、瓶瓶罐
罐，全都倒腾到院子里，然后即一条红纱线
把干净的竹叶和扫把扎在一起，特制成笤
帚，穿在一支丈把长的竹竿上，开始清除屋
顶房梁的蜘蛛丝、灰尘，然后清洗地板，等房
屋内外打扫后，就开始浣洗蚊帐床单被套，
清洗炊笼、盛篮、杯碗、盘盏……当裹着红纱
线的特制笤帚在房屋里穿梭，节日的氛围感
便一下子拉满了。

小时候，家里有几套不同时令的日用陶

瓷餐具、茶具，换季时外婆便忙开了，洗洗刷
刷，铺开的碗盘上精美的图案便哗地进入视
线，安静而优雅地接受我的目光的抚摸，隐
约间有“花”，有“福”，又有“寿”，好不热闹。
印象最深的是一只大瓷盘，那是春节时盛瓜
果用的。两三朵红色牡丹在盘里生了根，有
春光乍泄之感，一种俗世的天真。当外婆小
心翼翼地擦拭，我就知道春节就要到了。外
婆总是百般呵护。我也生怕它哪一天就碎
了，来年再见不着。

团圆是过年的第一主题，也是最重要的
情怀。由于过年是一种标志除旧迎新的节
日，人们对团圆的心理要求便格外深切。这
让我感觉，过年其实是一个最响亮的集合
号，这个集合号看不见，摸不着，却有着无
与伦比的号召力、凝聚力，使人心往一处
想，脚往一处迈。在外的游子都一定要在
年前赶回家，不管是在外打工经商还是上
学当官，除非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大多要赶
回家享受那份除夕之夜亲人团聚的过年氛
围。我从来没见过爷爷。在父亲很小的时
候爷爷就已经过世。所以，父亲对奶奶特
别牵挂。“年兜”，如果自己回不了家乡，就
必定会写信给奶奶，要她过来相聚。奶奶
也会在我们的期待中，山一程水一程，在除
夕前赶到。至今依稀记得奶奶一身盛装，
提着装满年糕的、贴着小小方形红纸的篮
子，发髻上插着红色春花，笑容盈盈出现在

眼前的情景。
红色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率且

朴实的表达，饱含着对新一年幸福美满的祈
愿。今年女儿搬新房，新房布置既简洁又美
观，在异地他乡有了自己的家。我们一起去
山姆选窗花。窗花千姿百态地绽放在那一
方红纸之上，铺开在架子上，像是一场微型
的艺术展。有“先春发丛花，鲜枝如新沐”的
兰花；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
莲花；有“此花开后更无花”的菊花；还有鲜
艳红火照眼明的石榴花……林林总总的窗
花，拥有各自的原型和花语。朵朵窗花不仅
绽放于窗棂，更绽放在人们心中。我们选购
了牡丹及梅花图案的窗花，除夕早上，小心
翼翼地把它们贴在窗棂、玻璃拉门上。经窗
花美化的房间，仿佛瑞花被祥云簇拥，寻常
的生活时间、空间于是神圣起来了。

越是临近春节，红色越是无处不在。红
色春联是春节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合，述说着
对家和万事兴的向往。朋友是个书法家，年
前收到他寄来的春联，无比欣喜。“道积宜蒙
福，德盛自延年”“心中常贮千里志，笔底能
开长春花”……楷书字体，尽显劲健与秀
润。想当年，父亲写春联极有仪式。每至腊
月二十前后，家中筅尘完毕，父亲便开始精
心准备笔墨纸砚。当暖阳轻柔地洒在窗前，
父亲便在逼仄屋子中央支起四方形饭桌。
砚台、毛笔、镇纸放在侧面床铺。只见父亲

缓缓铺开大红纸，那鲜艳的红刹那间点亮房
间。父亲按春联长宽例熟练折出间距，手持
剪刀小心翼翼地裁剪。挥毫前，先在废纸上
试写几笔，再调和墨汁，一切就绪，端平双
肩，悬笔而下，一气呵成。父亲写隶书，其笔
画大多横平竖直，结构方正，给人一种稳定、
庄重的感觉。家门口的对联，每年都是毛泽
东的词句：“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也
有邻居前来恳请父亲为他们写春联，父亲总
是欣然应允。“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褔
满门”之类经典春联，让邻居充满喜庆氛围。

闽南人相信本命年穿上红色衣物，可以
抵御一切不幸与灾难，保佑家人平安健康。
今年家中有6个人属本命年，婆婆就是其中
之一。婆婆今年已经 80多岁了，亲人早早
为她备好红色衣物，除夕那天，便迫不及待
地让她换上。红内衣、红外套、红袜子……
这些红色的衣物，如同一个个小小的守护
神，不仅温暖了人们的身体，也温暖了人们
的心灵。

扫把上红纱线、大瓷盘里的红色花朵、
奶奶头上的春华、窗棂上的窗花、门口的对
联，直至红色衣物……巧妙地串联起过去与
现在，也必将紧密连接起更加美好的未来。
祝福、吉祥和温馨，红色成为年节语境的暗
示和烘托，温暖着我们的岁月。红色意味着
人们追求与天地同一律动的天人合一，不也
是春节文化内涵最好的诠释？

红色里的岁月情长
▱陈小玲

阿嬷揭蒸笼时
水汽蒙蒙
降落燕尾脊
发粿膨胀如地图延展
每一道裂痕都吮吸
方言的祷词

供桌下
肉圆汤气泡顶起三牲的影子
老搪瓷盆里
巴浪鱼用盐渍的鳞片
将潮汐译作
一封长信

鞭炮声炸开黄昏的动脉
小孩指尖悬停
触碰到石榴、艾菊的花蕊
和豌豆的卷须
新裁的衫角掠过庙宇檐铃
叮叮当当
抖落一串新鲜的响动
一片陈旧的灰烬

要怎样的夜风和云层
才托得起这些想象和火焰
盆底锡箔蜷曲
祈求一阵风
告诉它柳絮和飞鸟的轨迹
直到所有合十的掌纹
都长出羽毛状的神性

直到
直到早春轻轻跨过门楣
苔藓从赭红裂缝里
捧出一封洇湿的回信
邮戳是祠堂梁木
渗出的琥珀年轮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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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朋友邀约去他办公室喝茶。与
漳州人共坐，喝茶是一种生活习惯。不管
是茶室，还是家里、办公室，见面就是喝
茶。茶叶就好像内地人的香烟，随身都会
带几泡。到了朋友相聚的地方，拿出一两
泡来，说：“喝我的。看看这茶怎么样？”

茶叶讲究。除了茶叶本身，流行也是
重要的因素。漳州十多年的时间，见证了
铁观音、正山小种、金骏眉、白芽奇兰、大
红袍、水仙、普洱、肉桂各类茶品的流行与
没落。其实也很正常，潮起潮落，原本就
是一种自然现象。更何况现代人更多追
逐的是时尚，口感和品质反而其次了。

将茶叶拨入盖碗，沸水高悬倾注，水
流似银线，茶叶翻滚舒展。随即盖上碗
盖，刮去浮沫，头泡茶汤，不做品饮，以养
茶性，视为“洗茶”。

“洗茶”并非随意之举，而是为了去除
茶叶表面可能存在的细微杂质，唤醒茶叶
深层的韵味。这一步骤看似简单，实则蕴
含着对茶性的深刻理解和对品质的严格
把控。他们深知，只有经过这一洗礼，茶
叶才能以纯粹、本真的姿态展现其魅力。

再次向茶杯注水，稍作等待。稳稳伸
出右手，拇指与中指轻扣茶碗边缘，食指
自然搭在碗盖之上，仿若与茶碗融为一
体。微微发力，将茶碗端起，动作轻盈又
沉稳。手腕悄然转动，茶碗倾斜，琥珀色
的茶汤如丝般顺滑流出，落入下方的茶杯
里，伴随着清脆的“滴答”声，热气裹挟着
茶香袅袅升腾。他目光专注，精准控制着

茶汤流量，直至茶杯七分满，才缓缓扶正
茶碗，整套动作娴熟优雅。

我感叹：“这泡茶的过程真是一种
享受。”

朋友笑着回应：“这才刚开始呢，慢慢
品，你会感受到更多的美妙。”

我们喝的是肉桂。肉桂的茶汤橙黄
清澈，叶底匀亮，汤色鲜明。端起茶杯，轻
嗅那袅袅的茶香，仿佛能嗅到山间的晨
雾、雨后的泥土。轻轻抿上一口，初尝微
苦，而后回甘，滋味在舌尖荡漾。此时，
配上精致的茶点，更是享受。一块块绿
豆糕，色泽浅绿，宛如翡翠般温润。轻咬
一口，细腻的糕体在口中瞬间化开，甜而
不腻。

我赞道：“这茶点也太好吃了！”
朋友说：“这是我们漳州的特色，茶

和茶点搭配，滋味更妙。”品尝茶点时，宜
细嚼慢咽，让茶点的滋味与茶的韵味相
得益彰。

与漳州人喝茶，听他们讲述身边故
事。从生活琐碎谈到闽南风情，娓娓道出
的言语不难感受到质朴、真诚，这也是异
地他乡的我最需要的。一杯茶，拉近了彼
此的距离，让心与心在茶香中交融。

漳州的茶香，不仅留在舌尖，更留在
心间。它是友情的纽带，是心灵的慰藉，
是这座城市独特的韵味。在纷繁喧嚣的
尘世，漳州的茶饮，如灯盏，照亮了生活
的美好，让我懂得放慢脚步，去感受、去
珍惜。

漳州茶香
▱徐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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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显美好 张旭 摄于漳州古城

临睡前，孩子的肚子传来咕噜咕噜的响
声，翻箱倒柜地找东西吃。没找到面包或饼
干，就泡了碗芝麻糊。热气氤氲，孩子一边呵
着气，一边埋头吃。抬头问了我一句：“妈妈，
你小时候有芝麻糊吃吗？”我不假思索地回
答：“没有。”“那要是半夜突然肚子饿吃什
么？”我开始苦思冥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什
么东西可以快速填饱肚子。

我想到了芝麻糊的前身——面粉枣。
面粉枣，在厦门、台湾、山西、北京等地被

称作面茶。以面粉为主料，将面粉炒熟，加上
炸好碾成末的油葱、花生、黑芝麻等配料，最
后撒入白糖，混匀即可。闽南话叫“面粉做”，
音译成普通话就成了面粉枣，所以面粉枣里
没有枣。面粉枣香味独特，具有健脾补胃之
功效，既可当饭吃，又可作为点心。

早年曾听母亲说，在我断奶后，每晚临睡
前，她都要把米糊煮好，放进热水瓶里保温。
半夜，饿醒哭了，母亲就把热水瓶里的米糊倒
出来，一口一口地喂我。再长大一些后，不吃
米糊。家里就常备着面粉枣，可以随时充饥。

母亲年轻时是炒面粉枣的好手。面粉
枣，原料简单，制作简单，品质的好坏全在于
温度与时间的拿捏。土灶、大铁锅、慢火，近
一个小时，不断地翻炒锅里的面粉，确保不会
烧焦。将面粉炒至微黄，加入事先炒好并研
磨成细末的油葱。炒制完毕，晾凉，装入提前
洗干净并且没有水气的玻璃瓶中。密封保
存，放在干燥的地方，一个月都不会变质。吃
时，在搪瓷碗里放一二匙的面粉枣，滚烫的开
水，冲进碗里，激发面粉与葱头的香，香气喷

薄而出，稍加搅拌即成糊状。热气腾腾中香
味扑鼻，吃上一碗，暖心又暖胃，回味无穷。

再长大一些后，上学住宿。晚自习课后，
大家回到宿舍。几乎每个同学都拿出面粉枣
冲泡，当做点心。吃的大都是千篇一律的香
葱味，个别同学吃的是花生味的。打听到哪
个同学吃花生味的面粉枣，我就围过去，“探
讨”一下花生味的面粉枣的做法。原来，花生
味的面粉枣就是在簸箕上铺一张报纸，把炒
熟的花生仁摊在报纸上，用酒瓶子来回碾压，
使之成为花生碎，掺进炒熟的面粉里，就有了
一种不同寻常的香味。听说还有芝麻味的面
粉枣，但一直没吃过，因为芝麻价格不菲。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方便食品不断涌
出，吃面粉枣的人少了，渐渐退出人们的视
线，现在有许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面粉枣。

一日，我与同学提及上学吃面粉枣的往
事。同学告诉我说，北京路上有一家店，采用
祖辈的制作工艺，延续着面粉枣最传统的味
道。还把之前在网上看到的消息找出来给我
看：面粉枣被中国烹饪协会列入中餐特色小
吃名录；面粉枣传统制作技艺于 2020年 2月
被列入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随着古城的爆火，面粉枣登上抖音、
小红书等一众新媒体，不少游客做攻略，专程
来买面粉枣，作为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

一度销声匿迹的面粉枣，以其传统制作
工艺再次“翻红”。时光深处，面粉枣又一次
款款地走向大众，我内心感慨万千，迫不及待
地想要去北京路，吃上一碗伴随自己成长的
面粉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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